
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中国人
民志愿军经过了
五次战役，共俘
虏了号称“联合
国军”13个国家
的 5000多名战
俘。其中美军战
俘 3000多名，
英军战俘 1000
多名，土耳其战
俘240名，其他
如法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菲律
宾、哥伦比亚、日
本等国都只有几
名，但不包括志
愿军遵照毛主席
指示，在战场上
就地释放的几批
美俘和美军伤病
战俘。我们对所
有战俘都遵循
《日内瓦公约》的
原则精神，实行
人道主义的宽俘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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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战俘中军阶最高的是美军 !"师师长威
廉迪安少将。他被俘后，麦克阿瑟曾命令侵朝美
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查找他的下落。沃
克中将采取了一切手段四处搜寻，毫无踪迹，而
沃克中将却在他率领部队与我军交战溃败时，
惨死于车轮下。至此，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损失了
两名将军。最后，军司令部向迪安少将原来的部
属调查，得出结论：美军在大田被围时，迪安将
军在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以身殉职。为表彰迪
安忠于美利坚合众国的行为，经麦克阿瑟提出，
美国政府决定授予迪安少将美国最高荣誉勋
章，由迪安太太授受。没多久，中朝方面突然向
全世界发送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美军侵朝的陆
军第 !"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并没有死，而是在
朝鲜大田战役中当了俘虏。这条新闻还特别指
出，迪安少将现正在朝鲜北部战俘营中，他受到
人道主义待遇，人身安全有保障。这条新闻使美
国政府很狼狈。而迪安的太太听到此消息后，立
刻转悲为喜，涕泪纵横。她忙不迭地把“勋章”送
还国防部，并说：“那块奖章有什么用，丈夫活着
比什么都好。”
迪安在战俘营度过了三个春秋。最初，他无

时无刻不在盼望麦克阿瑟能派一支特种分队出
现在他面前，把他从战俘营解救出去，他毕竟是
美军精锐部队的少将师长，是美军中的“精英”
嘛。等啊、盼啊，几年过去了，最后他终于明白，
救他出去的美军特种小分队是不会来了。他所
在的战俘营戒备森严，离前线 #$$多公里，从
#%&#年夏季开始，朝鲜北部的空域已经不是美
国空军一家独霸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米格!

#&战机已升空作战。他很失望。
迪安在战俘营受到的待遇和普通美军俘虏

不同，他吃住都比一般的战俘要好。但迪安整天
愁眉不展，他不明白，他的部队对日本军队作战
时，战绩辉煌，侵入朝鲜后装备更是先进，怎么
会连一个月不到就被打败了？他相信，他的倒霉
不过是个偶然，“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他认
为战局肯定会变化，美军赢得朝鲜战争只是时
间问题……他在战俘营等着、盼着、看着，渐渐
地他绝望了。“联合国军”连吃败仗，仓皇退到了

“三八线”。联合国军败相已露，几十年的军事经
验告诉他，美军在朝鲜已经不可能战胜中国军
队，自己只能老老实实等待战争结束战俘遣返
的这一天了。迪安在战俘营也没闲着，吃饱睡足
后，他将自己的战俘经历写了一本书，书名叫
《在朝鲜被俘历险记》。#%&'年春天，美国国内
的出版商得知这一消息，通过在朝鲜开城采访

停战谈判的美国记者，再通过我方记者传信给
迪安，准备出版这本书，开价 &万美元。迪安在
战俘营连声说“()”，翻了一个跟头，开价 #$万
美元。这个迪安看来在朝鲜做生意的本领已经
超过打仗的本领了。我们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一
个将军打了败仗，当了俘虏，有什么可颂扬的？
其实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迪安回国后还升为

中将。
中朝军队经过五次战役，不仅大量消灭了

“联合国军”，还把他们赶回“三八”线。这时迪安
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开始客观地反思这场战
争。在我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志愿军政治部
主任杜平接见他时，他承认：即使我们美国将战
争放在发动一切力量的基础上，也赢不了这场
战争。中国就在朝鲜的后面，中国有取之不尽的
人力。即使我们占领了全朝鲜，他们仍会在边界
和我们战斗。迪安特别感慨地谈到中国，他说：
“我看不出来，世界上有哪个人能有什么办法去
征服中国。中国是一个广大而无限量的国家，无
论你到达这个国家的什么地方，他们的四面八
方都有雄厚的力量，即使你进攻到北京，也无济
于事，中国，还是中国，最终你都会被中国人赶
跑，丢尽颜面。”“这点，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过
去一些国家都想吞并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今后
也是这样，不仅十年，一百年是这样，一千年一
万年也是这样。中国这个国家了不得。”迪安一
再强调，美国人民也是爱好和平的人民。他说：
“美国人民不好战，大部分美国人民都怕和平在
一夜之间让战争夺走。不过这样的‘神经病’还
是有的，你我都不要太天真了，以为和平能期盼
来，那是不可能的。”迪安最后表示：“我们美国
人跑到朝鲜来，这个跤摔得不轻，我很难过，战
争发动不得，乱发动战争必吃苦头。现在我只有
一个声音，让年轻人回去，妈妈在等他，情人在
等他……”朝鲜停战谈判签字后，法国《人道报》
记者贝却敌访问了迪安。迪安对贝却敌说：“我
感到我们美国越早离开朝鲜越好，征服朝鲜是
一个没有希望完成的任务，没有希望实现的使
命，没有希望达到的目的。”

迪安在被遣返的前一天，即 #%&'年 %月 "

日，中朝遣返委员会在开城为迪安举行了送别
便宴。中朝军队对他的宽待使他非常激动，他频
频举杯豪饮，连连感谢，结果喝得酩酊大醉，把
刚穿上的中朝方面为他做的新西服都吐脏了。
临别时，他握着中朝军队代表的手连连说：“愿
美国和中国、朝鲜永不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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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中的美军迪安少将 ! 王乃庆

" 在战俘营举办的圣诞晚餐上% 一位志愿军军官和一个战俘军官举

杯共祈世界和平

" 伤病战俘在战俘营医院里得到我军医护人员精心的治疗

唐云传
郑 重

! ! ! ! ! ! ! ! ! ! ! ! ! !"#禅榻画梦

唐云饮酒，虽然常出入于酒肆之间，但
半月一次的吉祥寺酒会，那是一次也不脱
的。每次酒会，自然免不了谈诗论文作画。这
次酒会还没有结束，唐云突然感到有些倦
意，遂由若瓢扶至禅榻暂歇。若瓢走后，唐云
即于枕畔看到邓散木、白蕉合作的墨竹扇
面，连呼：“热闹，热闹！”邓散木的学生余穗
祥闻得呼声，即忙走了进来，恭敬地问：“唐
老师，你需要什么？”“随喜功德，老夫亦何能
跳出此一热闹界也。”唐云喟然叹曰。余穗祥
知道唐云要作画，连忙收拾笔砚，在一旁侍
候。余穗祥拜邓散木为师，攻读《汉书》，受邓
散木人格的影响较深，有着刚正不阿的脾
性。读书则非常用功，广闻博取，强记于心。
唐云推枕而起，用若瓢的小狼毫，另写清光
数竿，竹叶纷披，极有个性，特别是中间的数
片竹叶，如菱脱摘，如发解髻。“千载以上尚
无第二人具此大手笔也！”余穗祥站立在旁
边，屏息静气，内心中却洋溢着极为赞美之
词。唐云作画极为严谨，反复增益是常有的
事，此非外人所知。唐云画好初遭，重又和衣
而睡，待初遭干了之后再行渲染。余穗祥对
着竹子又看了一眼，随即悄悄退出。这时，若
瓢刚巧送香茗来供唐云消渴，瞥见桌上墨香
四溢、元气淋漓的画作，所获逾望，欣喜欲
狂，哪里还顾得着唐云睡不睡着，疾步向前，
便去摇他的身子。唐云才转过身来，若瓢即
讷讷地颤音说：“唐大施主在上，看来贫僧真
该给你泥首了。”“嗨，我画得辛苦，哪有你磕
头这么便当！好了好了，算你佛光普照，寒山
拾得。”唐云的佯嗔回答，一语双关，充满着
禅的锋机。寒山、拾得，俱是唐时高僧，唐云
用在这里，却也是十分的俏皮。

宾主狂噱，声音传到外面，座上的人都
来到净室，一看唐云的新作，自是皆大欢喜。
“怎么样，四美具，两难并，题它几句，来个四
韵俱成？”白蕉转身对唐大郎说。“少给我摆
魁劲，今天我也不行。”

春华堂笺扇庄老板任华东，宴请
上海书画名流，特请白蕉作总招待。
唐云迟迟不到，任华东专派小车去
接。唐云刚下车，白蕉就埋怨老友：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你没有听说
胖子怕热吗？你有人接济西瓜，自然

暑气全消，我可只吃酱瓜，酱瓜者，瓜之皮
也，踩在脚下，不免滑脚。”白蕉大笑，说：“哪
里哪里，老药你这是‘一壶天地小于瓜’，曼
生壶的真知己，自然不买‘白虎汤’（中药誉
西瓜为‘白虎汤’）的账了！”唐云对白蕉的戏
谑自有出典：一天，白蕉接到一位不相识者
的信，催索画件，白蕉估计当系“打秋风”者，
即复一信曰：“……舍间西瓜已尽，若有意接
济，可来数担。”在这里唐云重提此事，可见
其风趣如此。

这一天，席上有邓散木、施叔范、来楚
生、江寒汀、张炎夫、钱九鼎、徐菊承（九华堂
宝记笺扇庄经理）、陈灵犀、唐大郎、平襟
亚、王雪尘（《罗宾汉》报社长）、若瓢等人。
余穗祥也到场，以邓散木作比，这些人都
是他的老师辈的人物，只能屈尊于学生的
地位。有这么多的画家到场，壁上自然是
翰墨淋漓的了。内堂壁间挂着白蕉的墨
兰，由四幅大屏条联成整体，无疑是白蕉
的得意之笔。当着这样多朋友的面，白蕉
不无自负地先要唐云评价。“那还用说，当
然又是‘王阿瓜笔法’，我看还是吃瓜得瓜
哩！”唐云笑吟吟地说。白蕉大笑，接着认
真地说：“石头不好画，还有那荆棘……”
“石头并不怎样，荆棘画得好，意境也不
错。”来楚生不善言辞，但他说出来的都是
真话。“怎么题诗？‘冰根乱吐小红芽’，钝
根人哪里得知。”邓散木说话总是带些锋芒
的。“还是请施髯来补吧。”白蕉说。施叔范
沉吟半晌，微微叹曰：“坡仙一肚子不合时
宜，悠悠众口，难哪！”最后，唐云说：“留下点
空也好，要花要刺，让他们去闹吧。”白蕉看
到有平襟亚在场，就说：“人患不知足，我也
是得陇望蜀，能与唐大石合作出一画册，微
躯此外复何求也。”平襟亚的中央书店曾经
出版过《散木、白蕉钢笔字范》，听白蕉这样
一说，当然想出唐云的画册，就满口答应：
“一定出，一定出。”唐云说：“他要出画册让
他去出，我是不想出什么画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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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做不是和 *市中院之前的做法
一模一样吗？那等于没有帮上什么忙！”刁副
院长很不高兴。季冲没有立刻回答。他心里清
楚，万一真的做出了错误决定，造成严重后果
和不良影响，担当过失的当然是他季冲了。到
时不要说升官，恐怕降级也在所难免。
“你怎么不吭声啊？”刁副院长见季冲低

头不语，猜不透他在动什么脑筋。
“刁院长应该知道国家赔偿这

个概念吧？方国良说了，万一到时置
换的查封物资不抵债，他们会要求
国家赔偿。”季冲瞟了瞟刁副院长的
表情，看他有些茫然，就加强了一下
语气说：“几千万哪，我们法院怎么
承担？这样吧刁院长，要不您给我一
个承诺，万一有什么事，您会为我出
面，或者您会和我一起承担后果。”

刁副院长闻言一愣，表情呆滞
地看着季冲，过了半晌才开口道：
“这个嘛，得容我考虑考虑，要不今
天先谈到这里吧，我们都再想想更
好的办法。”“那好吧，我就先告辞
了。”季冲离开刁副院长办公室的时
候，长舒了一口气。
刁副院长站在他办公室的窗前慢慢抽着

烟，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已经有好几个烟蒂。
昨天晚上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帮王根宝化

险为夷的妙计时，王根宝先提出了一个方案：
既然民事庭季庭长对置换抵押物吞吞吐吐不
肯出手帮忙，那么不妨换一条途径进行突破。
“我要从源头上把这件事扳过来。”王根宝一
副深思熟虑的样子，“你们想，导致对方要求
法院封存我矿产的，是那张所谓的《承诺书》。
如果我们能证明这张《承诺书》是伪造的，那
么不就是釜底抽薪吗？”
葛辉对《承诺书》的事曾有所闻，他问道：

“《承诺书》不是去北京做过鉴定了吗？”“那又
怎么样？”王根宝似乎对这样的问题早有准
备，“就做了一次鉴定，难道就不会有什么错
误或者猫腻吗？”“你的意思是……”葛辉好像
开始明白王根宝的话中之意了。
“作为受害者，我完全可以对《承诺书》的

鉴定结果提出异议啊，你们说对不对呢？”王
根宝一对眼珠滴溜溜地在葛辉和刁副院长两

人的脸上转来转去。
“等等，”刁副院长说：“关于《承诺书》鉴

定的事我不太清楚，你能不能简单讲一讲经
过？”“可以啊。”王根宝就把关于《承诺书》签
字笔迹真伪的分歧，以及送去权威机构鉴定
的过程简单对刁副院长介绍了一遍，然后说：
“现在只要想办法证明那张《承诺书》上的签
名是伪造的，就什么都解决了。”“这倒是个突

破口。”刁副院长听完后表示。
“我打算向省高院提出要求，重

新判断先前对《承诺书》鉴定的结论，
由省高院出面，再做一次笔迹真伪鉴
定。”王根宝说。“那又怎么样？再做
一次鉴定的结论很可能是一样的
啊。”刁副院长提出怀疑。“当然不能
再拿原来那份《承诺书》去再做一次
鉴定啦！”王根宝说。“那你想怎么
做？”刁副院长极其认真地问。
“你们看这样做行不行。”王根宝

不再转弯抹角了，“我呢，马上向省高
院提出对《承诺书》再做一次鉴定的
要求。刁院长你要帮小弟我一个忙，
给季庭长下个指示，让他以省高院需
要对《承诺书》做进一步鉴定为由，督
促方国良尽快把《承诺书》原件交到

省高院来。一旦《承诺书》到了省高院，刁院长
你要设法将它拿到你的手上。”
“然后呢？假如《承诺书》到我手上了，又

该怎么做呢？”刁副院长倒是急了。王根宝面
朝葛辉道：“接下去的事就要麻烦葛书记了，
要找公安局里你的老部下来参与这件事，就
说公安局可以出面对《承诺书》做第二次鉴
定，让刁副院长直接将《承诺书》交到公安局
手里，接下去的事不就好办了吗？”
葛辉和刁副院长都大致听明白了王根宝

的计划，两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这个计划成
功的概率。显然，王根宝所说的接下去的事，
肯定不是按规则出牌了。
一直不开口的葛辉听王根宝这么一说，就

知道如果他葛辉不表个态，姓刁的就会躲躲闪
闪，于是道：“王董这个计划听起来合情合理，
操作起来似乎也不会太难，对不对啊，老刁？”
“哦，是，是的。”刁副院长其实还没有考虑好。
“只要前半部分刁副院长能顺利操作好，我没
有问题。”葛辉朝刁副院长的背后推一把。


